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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光村发掘的彩绘石磬看纪南城南郊祭祀 

孙　继，向德福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 州 ４３４０２３）

［摘　要］１９７０年，在距纪南城２公里处的红光村发现了一批绘有凤纹的石磬，通过对石磬和凤纹的研究，我们发现这批石
磬与楚人的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纪南城南郊有用于祭祀的祭坛。南郊祭祀对象是一个以祭祀至上神太一为主体，并包括

其它诸神在内的“百神”祭祀系统。２００４年公布的《上博（四）·柬大王泊旱》可以作为楚人南郊祭祀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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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０年考古工作者在距纪南城南垣２公里处
的红光村发现了一批彩绘石磬。段玉裁说：“郊之

为言交也，谓乡遂相交接之处也。”［１］《说文》曰：

“距国百里为郊”，这是郊的本义，《尔雅》曰：“邑外

谓之郊”，这是郊的引申义，本文“郊”取其本义，很

显然红光村属于纪南城南郊的范围。彩绘石磬的

发现对于我们研究纪南城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囿于材料的限制，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内布局

上，对纪南城郊区的研究则未见专文论述。本文在

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红光村发现的彩

绘石磬的研究，对纪南城南郊祭祀场所及其相关问

题进行探索。

　　一　纪南城南郊的祭祀场所

这批石磬共有２５具，发现于纪南城南约２公
里的一座圆形土台之中。土台分为两层，上层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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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化层，下层为战国文化层。石磬是在土台东北

部边缘的战国文化层发现的。２５具石磬，距今仍
较好的保存着彩绘花纹和略显凹凸的花纹，从第２、
５、９、１０、１９等具石磬的花纹来看，花纹以１－３只凤
鸟为主题，其余部分则用羽毛花纹填补和衬托，构

成富丽多彩的画面。经有关专家检测，“大部分发

音较好，音质优美，音域也相当宽广。当时实用的

音，至少有３个８度左右。这批石磐，现在还能敲
出悦耳的声音，用以演奏乐曲。”［２］

１．石磬。磬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甲
骨文作，左像悬石，右半边像手执槌敲击之状，郭沫

若先生认为“其意若日以手击磐，取得之而成

声”。［３］《说文》：“磬，乐石也。从石也。”《左传·襄

公十一年》：“及其
&

磬”，杜预注：“磬，乐器”。《礼

记·明堂位注》引用《世本·作篇》“无句作磐”的

记载，认为发明石磐的人是无句，现已无从考证，但

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

粗制的石磬。龙山文化时期的石磬目前共发现有５
具，如１９８３年河南禹县花石乡阎砦村龙山遗址出
土的一件石磬。［４］

楚国大概在西周早期就拥有并使用石磬了。

《诗经·小雅·鼓钟》：“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

以南，以硁不僭。”《韩说》曰：“南夷之乐曰南，四夷

之乐，唯南可以和于雅者”，郑玄注：“四夷之乐，东

方曰豅，南方曰任”。可见，《鼓钟》中的“南”表示

地理方位，代表南夷即楚人的音乐，这时的楚音已

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四方音乐之中只有楚音才

能和西周宫廷音乐相提并论，演奏楚音时需要石

磬、鼓等乐器。

在“古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乐器首要作

用是祭祀，这是因为在我们先民的意识里祭神必须

娱神，娱神必须有歌舞和乐舞。《礼记·礼运篇》

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尊而?

饮，篑桴而士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明确地

说明了在礼形成之初，举行乐的目的是为了“致其

敬于鬼神”，先民们把歌舞和乐曲当作取悦“神”的

一种手段。《九歌·东君》记载楚巫觋们载歌载舞

悦神的祭祀仪式：“陋瑟兮交鼓，箫钟兮瑶?。鸣篪

兮吹竿，思灵保兮贤篳。隨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

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可见，石磬主要是用

来祭祀的。故在楚墓中石磬经常出现，考古发现年

代最早的楚系石磬见于淅川下寺 Ｍ１、Ｍ２、Ｍ１０墓
中，共有３９具春秋早期的石磬。［５］除此之外，在淅
川徐家岭Ｍ３墓，［６］淅川和尚岭 Ｍ１、Ｍ２墓，［７］随州
擂鼓墩Ｍ２墓［８］，曾侯乙墓［９］和江陵天星观２号等
墓中亦有所发现［１０］。

２．凤纹。凤纹是楚系器具中一种常用纹饰，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绘有凤纹的楚系器物较

多，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鹿角立鹤、漆鸳鸯

盒、漆盘鹿，［９］淅川和尚岭 Ｍ２出土的嵌红铜画像
铜壶，［１１］以及拍马山４号墓出土的虎座鸟架鼓上，
都绘有凤纹［１２］。这些凤纹具有特定寓意。

《说文》说：“凤，神鸟也……五色备举，出于东

方君子之国。”《离骚》有：“凤皇翼其承旅兮，高翱

翔之翼翼。”在楚人心目中凤是美丽的、神圣的象

征，所以楚庄王自称是“不鸣则己，鸣将惊人”的凤

鸟；屈原也自喻为凤：“凤皇在璐兮，鸡鹜翔舞”。从

纪南城南郊石磬上的凤纹来看，凤鸟体态优美，形

态多样。例如，第１９具的背面“用精练的手法勾画
出凤的形象。凤昂首曲颈，冠上的羽毛大胆夸张，

任意延伸，足向前作抓物状，展翅垂尾。凤的两旁，

都用两组羽毛图案加以衬托，使凤的秀劲生动形象

更为突出。”［２］楚人将美丽动人的凤绘在石磬上是

为了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神灵，以达到“娱神”的

目的。《荀子·解惑篇》引诗曰：“有凤有凰，乐于

帝心”，这与上述石磬的宗教动机是一致的。

此外，凤纹与祭祀的场面有关。据文献记载，

楚人祭祀时会跳一种文舞，这种文舞称“箫韶”。

《离骚》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瑜乐”，

“韶”即为“箫韶”。又据《尚书·益稷》载：“箫韶九

成，凤凰来仪。”意思是说在跳“箫韶”、奏“九歌”

时，凤凰等祥兽会来集，围在舞者四周起舞。１９９０
年，考古工作者在淅川和尚岭 Ｍ２发掘了一件嵌红
铜画像铜壶（Ｍ２：２７），其肩部绘有一个神人，神人
的两侧绘有一对相背的凤鸟。这幅画正是描绘了

祭祀时“凤凰来仪”的画面。［１３］所以，我们认为纪南

城石磬彩绘画像的四周充满着羽毛，用羽毛代表凤

凰，其实表达了楚人奏“九歌”、舞“箫韶”招引凤凰

来集的祭祀场面。

最后，凤还是楚巫觋通天的重要工具。张光直

先生在论述青铜器上的动物图案时认为，青铜器上

的动物纹样是巫呈现通天工具的一个重要部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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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料的艺术品上面的动物纹样，也应该有同样的

作用，也是巫觋通天工具的一部分。［１４］这一观点是

很有见地的。先秦时期，凤是楚巫觋灵魂通天升天

的重要工具之一，《离骚》：“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

以日夜。”这句话描写的正是主人公令凤鸟导引灵

魂飞登九天的画面。张正明先生更是直言：“楚人

认为，只有在凤的引导下，人的精灵才得以飞登九

天周游八极。”［１５］９

综上所考，无论是从石磬还是从凤纹考虑，红

光村出土的２５具彩绘石磬都与楚人祭祀有着密切
的联系。故而，我们可以推断，纪南城南郊有祭祀

场。郭德维先生在《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中根据

纪南城的整体布局和出土文物，推断南郊“可能还

有重要的祭祀场所……是楚国贵族的活动场所之

一”。［１６］８７曲英杰先生也持此观点：“纪南城南约２
公里的圆形土台……或即为祭楚之分野翼、轸宿内

诸星之遗存。”［１７］这样看来，纪南城南郊有祭祀场

所似乎是不容质疑的。

　　二　南郊祭祀场的祭祀对象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相信有众多的神灵存在，

楚昭王时期的大夫观射父称其为“百神”，“其谁不

敢战战兢兢，以事百神”；至战国晚期屈原在《离

骚》中仍说：“百神翳其备降兮，九嶷缤其并迎”。

在楚人“百神”体系中，太一神被奉为至上神，《九

歌》中有“东皇太一”篇，王逸题解说：“太一，星名，

天之尊神。”《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同

记亳人谬忌向汉武帝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

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

郊，用太一牢。”其中“古者天子”很明显不可能是

指刘邦，也不是周天子，因为周天子祭祀的是天神。

祭祀“太一”的只有楚人，这里的天子只可能是

楚君。

包山楚简２１５：“太一、后土、司祸、大水、二天
子、坐山皆既城。”［１８］２２５“城”读为“成”，指完成祭

祀，又见简２０２反：“新父既成，新母既成。”［１８］２１０大
致的意思是说对太一、后土、司祸、大水、二天子、坐

山的祭祀都已经完成。简２１５中太一神处在祭祀
的首要位置，说明了太一神的至上神地位，但太一

神和其他诸神在受祭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在楚

人看来，至上神仅仅“意味着在祭祀的时候受到最

隆重的礼遇而已，至上神和其他诸神并没有严格的

等级关系和制约机制”。［１９］如包山简２１２：“赛祷太，
备玉一环；后土、司命、司祸，各一少环。”［１８］２２５因

此，纪南城南郊祭祀对象是一个以祭祀至上神太一

为主体，并包括其它诸神在内的“百神”祭祀系统。

直接反映太一神和其他诸神关系的值得注意

的出土资料是马王堆３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太一
将行”图》。该帛书有“神社图”、“神祗图”、“避兵

图”、“太一避兵图”等称呼，陈松长先生提倡称之

为“太一将行图”似乎更为合理。［２０］该图分布在４３．
５厘米 ×４５厘米的帛布上，神象分为上、中、下三
层，全图有总题记，各神像并附有题记。太一神在

上层的正中间，篳下有一条龙，右边是“雨币

（师）”，左边是“雷公”。在太一的左下方和右下方

各有二神；下层，位于太一左右方各有一条龙，左方

是黄龙，右方是青龙。很明显，全图以太一神为核

心，体现了太一至高的地位，但和诸神位置是和谐

共处的。

然而，楚国公族是尚东的，这一点在文献和考

古资料中都有稽可考。《新序》卷一描写楚人接待

宾客的场景，“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

上位东面。’”“上位东面”就是坐西面东。迄今发

掘的楚国大型楚墓，除了天星观１、２号墓之外，一
概向东。如淅川下寺２号，墓主官至令尹，头部向
东。［２１］尚东的习俗在楚国灭亡之后得到了保留，

《史记·项羽本纪》记鸿门宴“项王、项伯东向坐，

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样看

来，楚人的祭祀应该以东郊为主，为什么在南郊会

发现祭祀场呢？

首先，从礼制来看。《礼记·郊特牲》记：“郊

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这就要

求郊祀之地是阳光非常充足的地方，正所谓“兆于

南郊，就阳地也”。南向被认为是阳光最充足的地

方，在南郊建立祭祀场也就顺理成章。就现有的考

古资料看，东周时各诸侯国在国都的南郊的确建有

祭祀场。如新田古城，考古工作者在新田古城（牛

村古城）南面约半公里的郊区发现了用于郊祀的兽

坑群。［２２］同样，考古工作者在曲阜故城正南 １７３５
米处也发现了雩坛，是主要用于求雨的祭祀场。［２３］

鲁僖公为了到南郊祭祀还扩建了南门，《左传·僖

公二十年》载：“春新作南门”。杜预注：“鲁城南门

０５１



孙　继，向德福：从红光村发掘的彩绘石磬看纪南城南郊祭祀

也。本名稷门，僖公更大之。”

其次，从纪南城的整体布局来看。宫殿区位于

城中部偏南，在城内东南角是贵族居住区，在南垣

东部还有城门可到达南郊，宫城坐北朝南，宫门通

向南城门。《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

门。”“国”就是国都。又日：“环涂以为诸侯经涂，

野涂以为都经涂”。郭德维先生根据现在已发现的

城门布局和文献资料推断，城内的大道应该成井字

型，四周还有环城大道与井字大道相交，构成一个

便利的交通网。［１６］３３祭祀场是为贵族服务的，纪南

城南郊祭祀场接近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正是为了

满足贵族的祭祀需求。便利的交通网，方便了贵族

们出城祭祀。

最后，从纪南城人口分布来看。纪南城北有纪

山，东临海子湖，西有八岭山，唯有南郊地势平坦，

平原面积大，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优越的自

然环境促使人口向南郊转移和增长。考古资料也

证明南郊人口众多、密度大。距纪南城５公里范围
以内，目前发现的墓葬主要以有封土或没有封土的

小型墓为主，这些墓葬大概是楚国下层贵族或平民

的墓葬。其中南郊最为集中，如荆州砖瓦厂（三

红）、傅家台、张家山、西峨山、太晖观、太湖港、李家

台以及东南部的鸡公山、岳山等。［１６］２７０可见，南郊建

立祭祀场满足了下层贵族和平民祭祀的需求。

　　三　《柬大王泊旱》中楚人南郊祭祀的明证

　　上文对纪南城南郊祭祀场及其祭祀对象进行
详细的讨论，遗憾的是，传世文献中并未找到楚人

在南郊祭祀的实证。２００４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
楚竹书（四）》（简称《上博四》）的出版弥补了这一

遗憾。《柬大王泊旱》是《上博四》中的重要一篇，

对研究楚国的祭祀制度和官职有着重要意义，故得

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全文共有２３枚简，总字数
６０１字，主要叙述了楚国遭逢旱灾，楚简王和大臣
对祭祀夏水的争议。

柬（简）大王泊（
'

）旱，命龟尹罗贞于大夏，王

自临卜。王向日而立，王汗至（简１）带。龟尹知王
之庶（炙）于日而病，盖斡愈夭。矨尹知王之病，乘

龟尹速卜（２）高山深溪。王以问矨尹高：“不?骚甚
病，骤梦高山深溪。吾所得（８）城于宇中者，无有名

山名溪。欲祭于楚邦者乎？尚而卜之于（３）大夏。
如食，将祭之。”（４）［２４］１１９－１３５

“柬”同“简”，“柬大王”同见于望山一号墓１０
号简［２５］和清华简《楚居》１５号简［２６］，指楚惠王之子

楚简王，《史记·楚世家》：“五十七年，惠王卒，子

简王中立”，“二十四年，简王卒。”公元前４３１年和
公元前４０８年在位，属于战国早期。

大夏，水名，指夏水。冠“大”字表示尊崇。夏

水亦见于《鄂君启节？舟节》：“逾汉，庚黄，逾夏，

内入。”［２７］《楚辞·九章·哀郢》：“去故乡而就远

兮，遵江夏以流亡。”洪兴祖《补注》引《水经》：“夏

水出江，流于江陵县东南”应韶曰：“沔水自江别至

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据此知夏

水故道从今沙市东南分长江东出，经监利县北，折

东北至沔阳县附近入汉水，夏水在纪南城东南。故

楚简王贞卜于夏水的位置是在南郊。

矨尹知王之病，乘龟尹速卜高山深溪。原释者

断句为“矨尹知王之病乘，龟尹速卜高山深溪。”［２８］

工藤加男教授从之，释“乘”为“胜”，［２９］意思是说矨

尹知道简王的病痛越来越严重，龟尹立即卜问高山

深溪。周凤五先生认为“乘”升也、登也，［２４］１１９－１３５

意为矨尹知道简王疲累，请龟尹赶快登坛卜问高山

深溪。从这句话来看，周先生的解释似乎更符合逻

辑。“乘”升也、登也。《诗经·豳风·七月》：“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毛《传》：“乘，升也。”动作

“登”的对象只可能是祭坛，先秦时期，崇祭要筑坛。

《周礼·地官·堂正》：“春秋崇祭亦如之。”郑玄注

曰：“崇，谓雩崇水旱之神，盖亦为坛位如祭社稷

云。”《周礼·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圆丘奏

之，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则地

示皆出。”《论语·颜渊》：“襄樊迟从游于舞雩之

下。”包咸注云：“舞雩之处有坛
(

树木，故可下游

焉。”可见，楚人占卜时要筑坛，在坛上进行占卜活

动，这正好与彩绘石磬发现于圆形土台相吻合，并

与上文所举曲阜故城南郊的雩坛相佐证。

那么，这句话大致意思就可以明白了：楚国大

旱，简王怀疑是纪南城南面的夏水在作祟，命龟尹

罗占卜夏水，看是不是夏水作祟，如果是就祭祀它。

整个占卜活动在南郊的祭坛上举行，由龟尹罗主

持，简王亲自监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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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战国时期，

楚都纪南城南郊有用于祭祀的祭坛，这时候的楚人

虽仍受传统“东向”观念的影响，但他们更加注重祭

祀场的实用性和便利性，将祭祀场建在人口稠密的

南郊更符合纪南城的城市规划和人口分布，方便了

贵族和平民的祭祀。楚人南郊祭祀的对象其实是

一个庞杂的“百神”系统，这个系统以至上神太一为

主体，并包括其它诸神在内。

参考文献：

［１］段玉裁．四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Ｍ］／／经韵楼

集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３１４．

［２］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发现的楚国彩绘石磬及其相

关问题［Ｊ］．考古，１９７２（３）．

［３］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和言［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ｌ９６２．

［４］匡　瑜，姜　涛．禹县阎砦村龙山遗址．中国考古学年

鉴１９８４［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２６．

［５］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Ｍ］．北京：

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

［６］曹桂岑，李胜利．淅川徐家岭楚墓．中国考古学年鉴

１９９１［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２２８．

［７］胡永庆，许天申．淅川县和尚岭春秋及西汉墓．中国考

古学年鉴１９９１［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２２９．

［８］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

发掘简报［Ｊ］．文物，１９８５（１）．

［９］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Ｍ］．北京：文物出版

社．１９８９．

［１０］荆州市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市大星观二号墓发掘简报

［Ｊ］．文物，２００１（９）．

［１１］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淅川县博

物馆．淅川县和尚岭春秋楚墓的发掘［Ｊ］．华夏考古，

１９９２（３）．

［１２］荆州市博物馆．江陵葛陂寺和拍马山战国墓的发掘

［Ｊ］．文物，１９６４（９）．

［１３］李　琴．试析淅川和尚岭出土的一件嵌红铜画像铜壶

［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６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４：２８．

［１４］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Ｍ］．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６：９８．

［１５］张正明．楚文化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６］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Ｍ］．北京：文物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１７］曲英杰．史记都城考［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７：３２０．

［１８］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Ｍ］．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３．

［１９］徐文武．楚国宗教概论［Ｍ］．武汉：武汉出版社，

２００１：１８．

［２０］陈松长．帛书史话———中华文明史话［Ｍ］．北京：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６４．

［２１］张正明．秦与楚［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１８．

［２２］李永敏．晋都新田的祭祀遗址［Ｊ］．文物世界，２０００

（５）．

［２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曲阜鲁国

故城［Ｍ］．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２．

［２４］周凤五．楚上博四《柬大王泊旱》重探［Ｃ］／／简帛：第

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６９．

［２６］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一）［Ｍ］．上海：中西

书局，２０１０：１８２．

［２７］刘和惠．鄂君启节新探［Ｊ］．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２（５）．

［２８］马承源．清华大学馆藏战国楚竹简（四）［Ｍ］．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９６．

［２９］工藤加男．楚文化圈所见卜筮祭祷习俗———以上博简

《柬大王泊旱》为中心／／简帛：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６．

责任编辑：骆晓会

２５１


